


为了证明我已经长大了，我决定交一个女朋友。大

家不要笑，真的，我不是小孩子，你看，我的胡子都这

么长了（

接下来该拟定个计划什么的，我把这次行动分为三

个步骤：首先，海底捞“珍”；其次，“随踪”望月；

最后，相信我不用说大家也都明白。要是谁真的不知道

的单独找我谈谈，我帮他开发一下智商，加我

嘎嘎⋯⋯

。



海底捞“珍”

好了，转入正题，实行第一步：海底捞“珍”。

所谓海底捞“珍”，就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属于我的

那颗闪“靓”的珍珠。当然，世上不是只有一颗珍珠，但

小卓我不贪心，我只要一颗就够了。可找了两三天也没找

到一颗，倒是“真猪”不少，没办法，明天再找吧。啊！坏

了，怎么走到这条胡同里了，上次就是在这被敲诈的，那

伙小痞子还不用敲诈这个词，叫什么“请客”，奶奶的，

“请客”就请吧，还被 了一顿，嫌我身上钱带得太少。

现在可好，又要走这条死胡同了，等等，先把钱藏起来，

藏哪呢？对了，三角裤（也可称为内裤）上不是有一个暗兜

吗？嘿嘿，先找个角落把裤子脱了。

钱了，没看

“怎么这么大的人还随地小便，真没道德！”

晕倒！背后站着一个女的，光顾着脱裤子藏

见她什么时候走到我背后的。

“倒，看人脱

帅！

裤子才没道德！”大家说我这回答恰当

不？一个字

“你⋯⋯有种等着，我等下让你没种。”那女的一边

说一边“砰砰砰”跑进一幢楼里去了。从背后看上去那女

的身材还不错，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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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尿，真的，不信你去看看。”

“走路的样子和人妖一个样，肯定没人要。”我还是站在那角落

等着，看她去叫什么帮手，就她一个人下来，我才不怕，“哎呀妈！这

是什么武器呀？皇宫里阉太监用的剪刀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快跑吧，

不行，腿有点软。”

“看你还跩不，把尿用水冲了，不然我就阉了你。”

“ 我

我摆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奶奶的，她还真跑过去找尿了，这么

不相信我的为人，我小卓是谁呀，这么不相信我，想当年我还是被评

为“三好学生”的。

“好吧，放你走也可以，但你得先借我几块钱，我有急用。”

那女的一边说还一边用那把该死的剪刀指着我，这明摆着敲诈

嘛，还用什么“借”，跟上次的“请客”没什么两样。还没等我思考

要不要“借”，她又说了。

“是不是怕我不还呀？要不我把我家的电话号码给你。”还不知道

那电话打不打得通，没办法。

“你要多少？”

“你有多少？”

我晕，心太狠了吧，难怪人们都说什么最毒妇人心，我看这句话

说得没错，但最少也要给我留几块钱明天吃早饭吧。对了，还忘记我

钱还藏在那个地方呢，怎么办？

“把头转过去，不准偷看，我拿给你。”

“给，就这么多了。”

“谢了！”

块钱。看敲诈还有道谢的，这什么世道呀？还好，我还暗藏了

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就想，要是她没这么坏那该多好呀！那我一定要追

她但仔细想想，女孩子坏一点也没什么，不是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来



“没

着？对！《我的野蛮女友》，别想了，回去睡觉吧，明天还要找我的

“珍珠”呢！

一晃就是好几天，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也不想找了，躲在宿舍休

息几天吧。咳⋯⋯无聊死啦！这是什么，想起来了，是那个敲诈我的女

孩的电话号码，没事做，打打也无妨。

“嘟⋯⋯嘟⋯⋯”还真能打得通。

“喂，找谁？”好像就是那女的声音。

没找谁。”对不起，害怕得紧张。说话有点结巴。

“无聊⋯⋯等等，你是不是上次那个随地小便的人？”

什么？随地小便？

“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你现在有空吗？要不你来我家楼下，就

是上次你小便的那个地方。”

我狂晕，怎么老提随地小便的事，但不知道去了有没有生命危

险，可能还想叫我再“借”钱给她。

“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不敢来呀？”

“来就来，谁怕谁！”我急忙挂断电话，不瞒你说，我真的有点害

怕，为了我的财产安全，我决定：不带钱去！这样她就是想“借”也

“借”不到，嘿嘿⋯⋯聪明不？

又来到这条倒霉的胡同。

“来啦，给，还你钱。”又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的。

“真的是还给我的？有没有什么阴谋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还给你钱你不要，不要算了！”

“要，谁说我不要，拿来。”

“先答应请我吃东西，我才把钱还给你。”

从那一刻起，我肯定她就是我要寻找的那颗“珍珠”。



“随踪”望月

晓南。

目标被确认，接下来就要实施我的第二步计划了。古

语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就不用讲了，我

知道自己的斤两，像我这样的“人才”现在在市场上肯定

是抢手货，一个大活人最少也值“二百五”。而“知彼”

嘛，先看看她有没有男朋友，我猜她那么坏，肯定不会有

人去“送死”的。但世上无奇不有，要是冒出像我这样的

傻帽儿捷足先登就坏了，还是先去查一查吧。找谁帮忙呢？

对，找班上的“包打听”

知道吗？她的

“超出评价范围”。

晓南并不小，上次学校全体学生体检时

体检表上的健康评价写了什么吗

。可怕吧！肥得像个大水缸，所以平常同学都叫她“大南

此人最大的缺点就是食量大，但信息量也很大。只好去麻

烦她了。

“大南姐。”

“怎么今天改叫大南姐了呀？不是都管我叫大南瓜吗？

是不是你小子有什么事找我帮忙呀？说吧！”

，想让大南姐查查她

奶奶的，这么厉害，“大南姐果然是个高人，那小弟

就直说了，小弟最近看上了一个

的一切资料。”



岁，未婚，”我晕，这性别还要查吗？“和一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晓南身上，但你得先请我吃顿饭，怎么

样？”

晕菜！又要花掉我几天的伙食费了⋯⋯

下午，我趴在桌上睡觉，正梦见我的“珍珠”的时候，突然觉得

有双肥大的手正在揪我耳朵。

“哎哟！谁呀 ？轻点，断了。”

溶脂

“断了最好，你小子倒轻松，让我在这么热的天帮你跑腿，你却

在这做白日梦。”看她满头大汗的样子，我便想起了一个词

减 肥 。

“查到什么了没？”

。我吐！

“由我晓南亲自出马，你说会查不到吗？”一边吹一边还摆出一个

难看的

“快 说 ，快 说！”

“秦晴琴，女，

个男人住在一起⋯⋯”她停了停。

“这下完了，都同居了。”

“我还没讲完呢，你急什么，讲到哪里了？对了，和一个男人住在

一起，据说那男人是她老爸。”

我狂晕，怎么不一起说完，吓我一跳，继续

了，还有她这月

“家中没有其他什么人了，无男友，最喜欢的小动物是猫。对

号来月经。”倒，这个也查呀，这么变态⋯⋯

下面该我出场了，先打个电话约她出来再说。找个什么理由呢？对

了，她不是很喜欢猫吗？要不把我家中的小猫猫送给她养，那我以后不

是可以以看猫为由去看我的小晴琴了吗？妙！

“打电话叫我出来干什么？”怎么手中还拿着上次那把破剪刀呀！

“请你帮个忙，因为我妈不同意我在家里养猫，我又舍不得把它

扔掉，送给其他人养我又不放心，想来想去，认为你最合适，希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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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的未来幸福的牺牲品。

能收养它。”我天生就是个说谎的高手，骗人都不眨一下眼。

“我最喜欢小猫了，在哪呢？”她比我还急。

我从背后拎出了它

“好可爱呀！它叫什么名字？”奶奶的，这猫也这么色，还拼命往

她怀里钻，还钻！

“还没给它取名字呢，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平常都叫它‘猫

猫’，干脆你给它取吧。”

“这样呀，这猫是你送的，那就叫‘小卓子’吧，不介意吧？”

倒！这不是太监的名字吗？没文化，“你喜欢叫它‘小卓子’就叫

‘小卓子’吧，我不介意。”我哭笑不得。

“小卓子，跟妈妈回家吃东西去！”不知为什么我也跟了进去，但

声明一下，我可不承认晴琴是我妈妈，请大家不要误会。

以后去看小卓子，不！是去看我的小晴琴成了我每个周末的必修课

了。



将泡妞进行到底

好热的天啊！内裤都快着火了。走，去游泳场游泳去。

刚走进游泳场我就愣住了，这整整一个女儿国，偶尔

看见几个男同胞也蹲在角落不敢下水。奶奶的，有便宜不

占。同志们，我去也，等等，那是谁？我的小晴琴，哇！好

性感呀！我敢肯定，那时候我流的口水准有一大海碗。

狗爬式，

“你也在呀，正好，教我游泳。”她拉着我的手说，

奶奶的，我也是刚刚学会的，而且就会一招

怎么教呀？“怎么？不愿意？不愿意那就算了！”她生气了。

“愿意，求之不得，走。”为了爱情，我豁出去了，

“见过青蛙游泳吗？就是用力划前肢，和拼命蹬后腿，试试

看，我扶着你，不要害怕。”大家说我讲的对吗？整个教练

级的水平。

“像这样吗？”她一边蹬一边看着我。

“差不多啦，就是动作不够优美。”

⋯，，

“又不是选美，要求这么多干什么。现在你放开我试

试

“扑通！”还没等她说完话我就放了。

“啊！救命⋯⋯唔⋯⋯救命⋯⋯”



经过这件事，晴琴说恨死我了。郁闷，那也不是全都怪我呀！不是

她叫我放的吗，我只不过把放的时间提前几秒而已，不至于那么恨我

吧。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都三天没见到她了，打个电话总可以吧。

“喂，晴琴，是我。”

“你这坏蛋，还敢打电话来。”

“我想你⋯⋯”

“什么 ？”

“你的猫，能让我去见见小卓子吗？”

“我去问问它想不想见你。”不知道她怎么问，她回来了，“我

问了，它说不想见你。”我晕！

“你怎么知道它不想见我，它又不懂汉语，你怎么问呀？”

“我对它说，要是不想见你的话就叫声‘喵’，它叫了，所以，

再见⋯⋯，，

“嘟⋯⋯嘟⋯⋯”挂了。

奶奶的，也有这样问猫的，“喵”就是“瞄”，就是想瞄我一

眼，坏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大家会唱陈小春的《算你狠》吗？不是有这么一句吗？“⋯⋯你真

是没什么良心，把我就这样抛弃，我真是没什么出息，对你还放不下

去⋯⋯”

痛苦地又过了一天。下午，我正在伤心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

“谁 ？”

“小卓，小卓子不见了。”晴琴喘着气说。

“什么时候不见的？你在家里等着我，我去你那看看。”

“好，你快点。”

机会终于来了，关键时刻还是猫兄弟出手相助，搞了个什么“失

踪”，说不定像我一样也去寻找它的“珍珠”了呢。不和你们瞎扯



小晴琴咯。了，我要去看我的“珍珠”

“小卓子什么时候不见的？晴琴。”

“昨天早上就没看到它了，当时也没在意，以为它躲起来和我

‘藏猫猫’。可过了一整天了还没看见它，早晨我把家里的前前后后

都翻遍了，都找不到它，我就打电话给你了。小卓子，你在哪呀？你快

出来，妈妈好想你！”我倒，居然哭了，真丢脸！

“别哭了，去左右邻居家看看，说不定它现在还躺在哪只母猫怀

里。”我一边说一边拉着她的手，哇！女孩子的手好滑啊！“你知道哪

家有养猫吗？”

“先去这家看看，好像有养。”

找了快一个下午了，都说没有，现在只有天台没去过了，希望那

“小子”是在天台欣赏风景。

“小卓，快过来，小卓子在这。”晴琴朝我大叫，我跑了过去，

看到那一幕我差点晕倒，它正在和一只母猫在那卿卿我我、窃窃私

语。后来才知道那只母猫是张大爷家的小花，昨天晚上和小卓子一起

“私奔”的。

“小卓子，你这样乱跑，你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吗？”晴琴说

“以后别乱跑了小卓子，爸爸也担心死了。”我心里一阵坏笑。

“等等，你什么时候成了小卓子的爸爸了呀？”

“以前不是，现在不可以吗？不然我来应聘行不？”我目不转睛地

看着她。这也要技巧的，不是有句话叫“用眼神杀死对方”吗？我用的

就是这招。希望她不要拒绝我，我的心在“嘭 嘭”地跳着。

“你问我干什么，你去问小卓子，先看看它答不答应。”她有点

害羞地别过头不看我。

又来这招，好吧，试试。

我抱起小卓子 “小卓子，要是愿意让我当你爸的话你就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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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喵’，爸爸保证会好好爱你妈妈和你的。”其实那后半句是说给我

的晴琴听的。

时间在这一刻凝聚⋯⋯

“喵！”终于叫了！（其实是被我掐疼才叫的。）

“晴琴，你愿意吗 ？”

那就先试用几个礼拜吧！”

“ 耶！”





我可

我去过很多地方，起初，那是不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

移的迁徙。

当我成年以后，我发现自己的根不知在哪里，于是只

好不停地跋涉。既然没有起点，便只有期待终点

以是蒲公英的孩子，可以是浮萍的剪影。我生命中最奢侈

也最廉价的便是头顶上的苍穹以及我脚下的土地，只要有

这两样，我就可以扎根。我将繁衍子孙，并歌颂造物主没

有给我太多的牵绊，让我成为风的子民。

我愿意将一生都奉献给“经历”。

我愿意为了流浪，舍弃很多很多，多到无法想象。

我在每个城市只停留两到三天，有时乘火车，有时乘

汽车，有时是轮船。我总是在快要开车的时候才匆匆跑进

候车室冲向检票口。并非是对这城市有太多留恋，我只是

不想见到繁华背后的离别。有过此经历的人都知道，分手

之际，最怕沉默。心底最后一道理智的细弦，总在安静的

边缘无声地绷断。告别之前，我手执一瓶啤酒，吃着辣到

不行的食物，尽管失态，尽管涕泪交融。将我在这城市里

的一切悲欢终结在痛快淋漓之中，只剩甘苦装进我心脏角

落的行囊中。

这样的告别，总是发生在夜晚。



我上车的时候，正是千家万户点亮家中灯火不久之后。

我在每个城市都会结识新的朋友，但我坚持不要他们送行。我们

说好以后还要见面，把这次没有去过的地方补上。可是临走，他们总

是买足了食物、纪念品，询问还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尽管嘴里说着

“又不是不会再见面了”，心里却为重逢的可能性打了一个问号。接

下来会有几个小时，我让自己没有思考的余地，直奔车站找到座位，

坐下来闭上眼开始睡觉。

我生命中本来就有太多的离别。来不及缅怀旧的，已经需要面对

新的。

妈妈有些反对我从事的职业，更反对我这样的心态。她希望我安

定，当然，普天之下，没有父母不希望儿女有安定的生活。尤其是

她，漂浮一生，终于得以生根。但我要继承她未走下去的路，并且走

得更远。我总在黎明时分启程，就好像我要去工作一样自然。我也从

来不叫出租车去车站，而是拎着为数不多的行李坐公交车，和所有早

起的人一样理所当然。我不是不知道，傍晚他们返家时，我可能正在

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住所；我正是在享受着这种孤独和冷静，并靠

它们的侵蚀来完成灵感的捕捉。

不得不说，这过程是痛苦的。

而我依然愿意保有它，不愿出卖它去换取那所谓的安定。在我的

，还有在国外攻读心理

，她们说：“你所做的，正是我们初中时一心想要从事的职

书，满分一定会层出不穷

朋友中，不乏高收入高学历的，外企的

学的

业。”

那个时候绝对不会认为言情剧老土，不管师长是多么严厉，也会

想方设法地弄一本言情小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更会为了一部电

影中某个俗套的情节而汹涌地流泪。我敢说，如果高考的作文是写情

因为没有梦幻和爱的青春，就像未开放

便凋零的野花，其悲哀更胜过无人欣赏的孤芳自怜。

现在则可以冷酷到把追求者的鲜花扔进垃圾筒，可以像批改文件



美金的　 ，哪怕她说日子过得辛

年便存 年存 ，可

，假设辛苦地一月

那样指出情书中的逻辑错误。曾有人说：“当我们学会用金钱来衡量

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已很可悲地长大。”一个学设计的朋友，掰着手

指给我算了笔账，她说：“一个白领，月收入

年便存存下

以买一套房子。那时候也差不多退休了，于是，这个人的一生就在为

这幢房子卖命。”我把这个理论告诉妈妈，她反问我：“难道这样不

对吗？”我摇头，“如果这样，我便不要安定下来。”

我用我的一切，去换取自由。

昔日自由联盟的朋友们，而今被各种各样的理由套牢，旅途上只

剩我一人而已。我们说过要去挑战高山，去吟诵海洋，只不过过了三

年，实现诺言的只剩我一人而已。

我了解，在现实面前，人是渺小的。我不怕旅途中的孤单，因为

这样，我可以摒弃喜悦的浮华，更多地欣赏到真正的风景。

会有多少人羡慕我呢？

有人会真正羡慕月收入

，哪怕她说孤寂想家。我苦如狗；也有人会真正羡慕巴黎河畔的

想，很少有人会羡慕把时间花在无责任流浪上的我，因为自由是廉价

的东西。当初，人们可以牺牲自由去换取其他的东西，自然认为它是

随时可以用其他东西交换回来的。我的坚持也许是一种冥顽不灵，我

的专注也许更是孤注一掷。

在武汉的街头，在杭州的西湖边，在开往沈阳的列车的卧铺上，

在亮着一盏灯的长途汽车里，我毫无顾忌地流出眼泪，哭泣，并且决

不捂住眼睛。

我的理由那样简单，只是想起一些往事。

在上海地铁站里的书摊前，我看见了自己写的小说。薄而小的一

本，夹在同系列的书里面。我抽出它来翻，好像多年前念初中时看其

他作者的书一样仔细，“贾童”这个名字，仿佛不是我自己，而是其

他人的代号。店主看见我的行李，又因地铁的这一站是火车站，心中



号候车厅里看。对面坐着一个女

了解三分，便殷勤游说我买本消遣：“看着看着，时间就过去了。”

于是我就买了，坐在火车站的

孩，一样在等车，去成都的。见她盯着封面，我便给了她。她说等我

看完再给她，她的车次还早；我说没有关系，里面写了什么我都知道。

“说的也是，言情小说里的套路很多。”她笑了笑，“可是我爱

看。”

“你写过吗？”

“那当然。”

“可以去投稿啊。”

“没写结尾，写到一半儿，干别的事去了，一放三年没动，早忘

了当初要写什么。”

“现在看那时候写的，觉得土吧。”

“是啊，这个很简单，只要能写完，谁都能当言情作家吧。”

谁都能写言情小说，只是有人没能坚持把梦做完。

我是在梦中，还是已醒来？

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给很多杂志写专栏，又是学导演专业的朋

友。认识的那会，她写的剧本刚在辽宁省电视台开拍。我们几乎同时

拿稿费，不过她的是我的几十倍。问起来吃什么庆祝，答案都是涮羊

肉火锅。

是涮羊肉火锅，而不是鲍鱼燕窝。

七年前，她在下雪的冬季，写完了一篇十万字的武侠言情小说，

兴高采烈地去投，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那之前的她，满心热爱着琼

瑶，满心向往着俊男美女惊心动魄的爱情，绝对不会认为那有什么不

美好。直到吃着那顿涮羊肉，她依然兴致勃勃地问我哪里可以投她那

篇小说。她说，如果她是编辑，她一定会给投稿的女孩写一封长长长

长的信。就算是垃圾，十万字也不是普通的垃圾了。她羡慕我，因我

有强大的梦想，并一直把它延续到了今天。我笑说：“可是邦妮，你

才是我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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